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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远离故土的地方，突然听到一声乡

音，那种亲切的感觉顿时缠绵于

心。年轻时我在四川当了10年兵，会说

一口娴熟的四川话，复员回到了上海，每

当在街头、商店、景点耳闻川音，温馨的

感觉油然而生。

有一次我约了2位友人在长寿路一

家饭店小聚。接待的女服务员是新手。

我点了6个菜和3碗菜泡饭。当菜泡饭

上桌时我傻了眼，这不是饭碗而是缸碗

啊！一缸能盛6碗，怎么吃得了？年轻经

理闻讯而来，表示菜泡饭免单，并责令服

务员赔偿，更厉害的是叫她下周不要来

上班了。女服务员不知所措。我不由同

情起来，问她是哪里人？她悄声用四川话

说冕宁的。一声乡音唤起了我的回忆。

当年野营拉练宿营在冕宁城外十里地的

村子里，早晨我突发高烧，没有出操。女

房东问班长，你们排长是不是病了？班

长说，是的。女房东转身回到炉灶前，烧

了3只水潽蛋给我吃。她6岁的儿子吵

着也要吃，母亲忍不住打了儿子。孩子

哭了，我很内疚。当地的鸡蛋很贵，5毛

钱一个，而嫩得一捏流汁的蜜梨才6分钱

一斤。在家里喜欢吃水潽蛋的我，真的

吃不下去了，四川老乡对子弟兵的深情

感动了我。我决心为冕宁来沪打工的小

姑娘解围，我对经理说这件事责任在我，

点菜说得不明确，希望店里不要辞退她，

她的家乡是贫困县我去过，海纳百川的

上海要包容一点，以后加强对新手的上

岗培训。经理握着我的手答应了。

那一年，我妻子住院。隔天又进来

一个股骨颈骨折的老阿姨。她是在小区

里被一个骑车人撞倒骨折的。骑车人负

全责，承担所有治疗费用等。这个从外

地来沪干环卫的打工者，懊悔不已。阿

姨听他说的是云南话，便问老家在哪里，

他说思茅。当年阿姨是1968届初中毕

业生，插队落户去的就是云南思茅，也算

是“同乡人”了。阿姨叹了一口气说，我

只好自认倒霉吃进，不要他任何赔偿

了。回想当年在思茅生了一场重病，是

村民们抬着她在山路上走了几十里地，

送到县城医院救治才恢复了健康。权当

是报答乡情之举吧。我听了非常感慨，

因为一段历史因缘，素不相识的两人，一

声乡音化怨愤，一抹乡情添新谊。

我也把贵州话当乡音。我的入党介

绍人连队文书是贵州人，中学陆老师随

丈夫支内是新贵州人。我的人生命运转

折与陆老师分不开。当年不是她叫我去

退火车票，参加征兵体检，便没有今天的

这个样子。“乡音”未必是同乡，知音更比

乡音亲。我怀念年轻时病逝他乡的陆老

师，想替她做点有纪念意义的事。25年

前，小区对面农贸市场来了一个姓张的

贵州人，甜酒酿做得特别好。但竞争者

众多，有的打出祖传秘制的旗号。我只

买老张的甜酒酿。还为他写文章发表在

上海报纸上，其中一篇《甜酒“酿”出了新

瓦房》引起他家乡轰动，同乡纷纷来到上

海菜市场卖甜酒酿，走上了脱贫致富

路。前些年老张满怀获得感返回了家

乡，临走时他和我加了微信，把最甜的乡

音留在了我心里。

中学毕业50周年聚会

在上个月如期举行，

欢声笑语让人难忘。

3月8日，得知班长吴

晓强即将回国探亲，我立

马联系了学习委员施苏

贞、文娱委员王美英，商议

来个跨越半世纪同学大聚

会，由我这个副班长牵头

建立同学微信群和活动筹

备组。应到的48位同学

全部联系到册，但令人遗

憾的是有6位男同学已先

后离去。其中高大帅气的

王平，参军时不幸牺牲，被

追认为烈士，生命永远定

格在21周岁。

班长吴晓强，同济大

学毕业后赴德国留学，是

电气驱动专业博士。由他

设计的辅助逆变器在该行

业属世界领先，运用在多

国轨道车辆中（包括中国

高铁西门子车型中）。班

长是我们全班同学的骄

傲，每当同学们乘上地铁，就会自豪地

想到，这里有我们班长的一份功劳。

在33周年聚会时，区中心医院执

行院长邬美玉因公务繁忙未能参加。

这次聚会发言时她向同学们真诚告

白：“以前我和大家联系不多，今后我

愿为同学们的健康保驾护航。”美玉的

丈夫兼同班同学杜建国，是我班的“开

心果”，发言时俨然一副明星腔，开口

先吼一句：“同学们，你们好吗？”然后

将话筒高举转向全场，“好！”全场响起

一片叫好声。

聚餐开始了，同学们互相敬酒，互

相祝愿，说说上学时的窘事，叫叫“阿

猫阿狗”的绰号。兴奋之余，同学们以

各种名义组合拍照：同桌、小学同学、

老邻居、好兄弟、好闺蜜、篮球队、文艺

小分队。我和施苏贞一起并肩合影，

中学时我们是最要好的朋友。她的数

学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我写的作

文经常被老师作为范文朗读评讲。遗

憾的是毕业后我们各奔东西，联系甚

少，她分配进县机械厂成了工人，我插

队落户成了“知识青年”。

这次50周年聚会，因考虑到历任

中的三位班主任年事已高，所以没有

邀请，但师恩浩荡，没齿难忘。第一任

班主任陈家骅，头脑灵活，会说能干，

可惜早早病逝，第二任班主任叶澄，婚

后第一次来上课，两个麻花小辫扎着

鲜红的蝴蝶结，刚踏进教室，全班同学

拍着桌子齐声呐喊：新娘子！新娘

子！羞得她圆圆的脸蛋顿时通红。葛

申尔是我们的第三任班主任，也是最

为严厉的老师，我们班的“皮猴”们碰

到葛老师只能服服帖帖。卜兆发是最

后一任班主任，他那带着浓厚闽南口

音的普通话常常让同学们窃笑模仿，

但我听着却感觉十分亲切，因为我的

老妈也是福建人。

聚会在恋恋不舍的告别声中圆满

结束。我回到家编辑了近八分钟的视

频并配上深情感人的歌曲《老同学》，

连夜发到同学群中，顿时又掀起一波

热潮。同学们纷纷留言：“真好，不知

啥时再来”。

这是一片很壮观的芦苇荡。沿河塘

望不到边，我被深深吸引，凝视着，

静静看着一棵棵翠绿挺拔的芦苇，默默

听着风吹芦苇摇曳不止沙沙的声响。

我很难形容芦苇的那种美好神韵。

回想儿时我的故乡也在白莲泾河

不远的一个小村落。村后有一条很宽

很大的芦苇荡，我常常喜欢独个儿地伫

立在芦苇荡前看芦苇在风中拂动，那些

长长的芦苇叶扑闪着，清亮的水在纤细

苇茎的浮动中泛起浅浅的水波。

夏天，几场滂沱大雨，芦苇荡涨满

了水。放学路上，我们这些小伙伴，总趁

老师不注意蹚水过塘，那种冷不防被小

鱼小虾碰着小腿肚子的感觉记忆犹新。

星期天，我和小伙伴拎着小篮子到沟渠

边挑野荠菜，也总是偷偷到芦苇荡边，凭

着一丛丛茂密芦苇作屏障，躲过乡亲父

老们监视的目光，跳进水里。

芦根是我们喜欢吃的美食。小时

候，下午放了学，我就和小伙伴跑去挖

芦根。踩着黑泥巴，站在水边，迫不及

待地把脆脆的、白白的芦根挖出，在水

里洗洗，放到嘴里，轻咬一口，甜丝丝

的，回味无穷。芦根还能治病。记得我

有一次淋了冷雨高烧不退，奶奶用芦根

煮水为我降温，喝上几天芦根水，烧就

慢慢退下去。那个年代，村里很多乡亲

都是用土法治病。

“春去苇叶青，秋来芦花白。”入秋

时节，那片芦苇能开出灿若云霞的花穗

来，在风中摇曳着，轻盈舞动，不停地飞

出如雪的花絮。在季节的轮回里，芦花

是一支古老的歌谣，飘过风花雪月，流

于历代诗人的笔端，醉倒了秋阳，醉倒

了秋天。

去年底，在悉尼女儿家度假的我，收

到书法家陆润清制作的《初冬赏艺

花》美篇视频。这是他来沪上寒舍看过

客厅、书房补壁后制作的。这视频简直

像一次线上的小型书画展，二十多天的

阅读量有3539人次。可见，人们对居家

补壁的关注和兴趣。

何谓补壁？一说，这是古已有之的

文化传统，不管布衣、文人、商贾、官绅都

喜欢在家中墙上，悬挂字画或示家风，或

为家教，或解风情，或显风雅；还有一说，

是指书画家的谦辞，说自己的作品不够

好，只能糊糊墙罢。不过“补壁”的词义

现在人们知之不多。但我笃信补壁的教

化作用，在家中悬挂字画是中国特有的

家庭文化。新世纪到来，家有三室二厅，

书房和客厅是补壁的不二之选。

书房面积小，其补壁的书画因小而

雅：墙上挂苏局仙的书法小品和陈从周

国画《兰石图》的镜框，东墙壁几案上方

挂着紫藤中堂及对联，西墙壁挂着苏渊

雷的横幅“鹤舞”。雅致的补壁与书房古

典家具匹配，相得益彰，突出书卷气。客

厅较大，补壁要突出传统书画的风雅。

北墙挂六尺宽幅的固定山水图，突出主

人乐山的情趣，东墙是动态补壁最佳处，

墙中间是固定的陈家泠先生的《荷花

图》，两侧的对联，书画立轴，随着季节和

节假日，内容常常更换，这样可避免审美

疲劳，让赏画者心情愉悦；一整块西墙挂

着装裱的四尺整张红梅图的红木镜框，

渲染红梅傲雪，迎接春天到来的风采。

这样的补壁给人以力量。当然，红梅的

镜心可换书法和应景画作，因为红木镜

框是灵活的插销制作。

每当闲暇看到自己家中补壁的书画

之后，近八十岁的我，有时竟然爆发出

“老夫聊发少年狂”的精气神，仿佛置身

在传统文化之中。

补壁，让我学到不少欣赏书画的知

识，也结识了不少德艺双馨的书画家。

特别让我感动的是书法家张天民，他为

了增添补壁气势，曾在六尺整张宣纸上，

楷书书写了524个大字的《朱子家训》，因

家壁面积有限，至今还珍藏在书橱里。

这二十多年来，朋友的惠赠，再加上自己

买来的字画，补壁的内容日臻丰富，竟然

有了可观的补壁字画藏品，书法家张森为

我题写隶书“丰乐斋”，是最好的LOGO。

上海市楹联学会的前会长杨先国老师盛

赞补壁：“斋内多悬名家字画、老友楹联，

一如山阴道风光，目不暇接”。郑自华老

师花了四小时，用金粉精心地楷书《心

经》小卷，加入补壁的志愿者行列。

就连在悉尼看惯了西画的两个外孙

女都说，外公墙上的中国字画真好，我们

悉尼的家中也要挂几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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